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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头拾贝玉

风在人间留下狼藉（组诗）

姻（山西）李宁

从谢店出来

生命中总有一片土地，是用来回忆的
谢店，制造我血统和部分杏花的北之北

北之北，与我隔十里河对望的乡愁
化为笔下的文字，另一种距离

我腹中至今保留着一滴十里河的水
作为今后的靠山，一同行走或撞岸

我走过北，还有另一个北，北没有尽头
而谢店在我二十二岁后便走完了

仿佛我背着超过自己的重量
跌倒，爬起，路上没有休憩的草丛，时间

偶尔听到操着家乡话的人，很亲切
像重返行走的故乡，体内涌动着河水

我的终点就是家乡，即便不确定
以哪一种方式回去，用多长时间

风在人间留下狼藉

桃花有前世，没有地址
雁过总无声
家信难断，褶皱的词语必定怀着疼痛
骨子里不淌另一种血
方言，记忆，总是清澈的溪水

还我完整的季节
我和生活，种下的小麦，西风
越来越瘦的家乡
惦记着袅袅炊烟中隐秘的愁绪
还我不能忘记的忘记

我总在风中呼吸到麦子的亲切
除此便一无所有
游子有孤独，摸不到家乡的轮廓
偶尔也会淡忘
回家的时间和搭乘的车次

站立旷野的稻谷

秋风带走了生长的日子，脱节命运
它体内隐秘的海啸
纷纷扬扬，看不见骇浪中微微涟漪
所有的逝去
在远方，凝聚成河川，黄昏

放下背后的天空
那最后的负重必有最后的边城
从南到北，从北到南
平原和山脉间必挂着最后的悬崖
忘却是旧事的尽头

它摇曳着尘埃，回忆
向我借走半生黄土，半片雨伞
准备着南下
而总有一支朝北行走，为了北之北
我打碎一池的月光

我梦中反复循环的长安

并不能记住一座山，一条河的名字
唯有小雨、中雨、大雨
卧入我的诗，或长安城的身体
某些生僻的词语
并不能带走清凉，民谣，生活

时间是流淌的血液。钟鼓楼。大雁塔
我临摹一座古城，从晚唐走来的女子
我全部的效仿
仅有窗和雨偷走，仅有窗和雨
停在我一半的手指

雨。我与长安，仿佛我和另一个自己
握住一滴雨，还有另一滴从肩膀滑落
就像永远走不完的路，归于起点也归于终点
梦便是我的一条路，雨走过，我走过
下一个走的，定会看到我浅浅的足印

我的母亲，十里河

想过十里河，先要虚构一座桥
仅剩下我。墨色般的流云。栈道
蝴蝶仿佛波澜上的词语
我小成沙砾

祈求风带来更多雄赳赳的意象
两岸相觑，比河水汹涌的光阴
从视线弯成轮廓
时如美丽的发卡，银色的头发

水冲撞几次，河岸便几次拐道
风吹拂时人也拐道
我恰好拐过两次
一次拐出了岭南
另一次拐出了母亲的眼眶

都江堰，很巧（组诗）

姻（四川）其然

在春天，有一个最好的名义

砍翻杩槎，都江水就扑面而来
如山里少女丰腴的模样
羞涩中，带着一丝野性
太阳用追光，将这幅美丽的剪影
倒映在川西坝子，禾苗
在古老的方言中，一次次重生

翻腾的浪花，是一渠快乐的语言
从一个塑像，一个仪式上
走出，躬身听训，2500 年的历史书上
我只是一颗多出的沙砾，等待
进奉的水酒，像都江水一样微醺的样子

江水是欢快的，放水节

将呼啸而过的江水，用一场婚礼
规化成一个温顺的农家少妇
文明的门坎中，仿佛有了拔节的声音
四时的炊烟，该直的直，该曲的曲
他们说的天府，而我说的是竹林盘
在春天，似乎都有着一个最好的名义

问道青城

拜，是一种形式
道在我心中，上山的路
所有的花草都是缘分
一年前见过，十年前也见过
是不是从前那棵，显然
已经不太重要
来与去，青城山都是郁郁葱葱

山道上的钹声还是依旧
而日出，或者圣灯
已悄然地改变了方向
老道士有一种说法
小道士有一种说法
山脚下的岷江水，也有一种说法
问，是最好的选择

堰

堰，很巧
既不是堵，也不是围
广阔的岷江，在不温不火的石堰下
低首而过

江与渠
以两种不同的标点，书写
天地之间的从容
让江湖与江湖，江湖与庙堂
有了一道缓急相间的等高线

画皮（外一首）

姻（河北）谢虹

蛇形,痴痴地笑
那些布满褶皱的前尘过往
一袭青衫一些念想
只为了那一眼了然的好时光
学着说人话,裸足,用素白的手吹柳笛
在苦海里喝菊花
常年备一盏清灯,画皮

翻开书,春分之后就是清明
藩篱很矮,眉心的那颗痣止不住地生长
滚烫,安静些吧,不要发光
纵然桃林春暖,渊面幽深
不想在凌晨化为齑粉
就缓缓地描唇
在五颜六色的调料里,点朱红
借三千年前的半盏湿吻
熬尽疼痛,细细地画柔柔地画狠狠地画
不抛珠不落泪
纵使肝胆俱碎也要身姿摇曳玉锦生辉

在雾海云天,在蜀道
一屋的光影如魅,沉甸甸的岁月恰如红尘

微冷,半夜张灯
备下风情万种,画皮

如果今夜月圆

如果今夜风向南吹
我准备在向北的山坡上种满向日葵
过冬,在葵的黄金盘子里取暖

如果今夜月圆
我要蜷缩成一条蛇
游曳且半眯着眼
在一棵古树洞里借一缕柔光描眉
对着一面古铜镜梳一个老式发髻
在苦菊上窒息,隐忍着行进
一圈圈地画圆打磨心跳
用吻过的泪痕在靠近白云的地方铸剑

如果今夜月圆
我就是蛇了
过小桥打着伞还一摇三叹
怀抱一汪清水懒散地嬉闹
托住往事,在扇面之上玉器的最深处
危险地抒情,抒情且潮湿

夏日雨后的黄昏（外一首）

姻（福建）谢华章

在黄昏的皇城根下散步
享受夏日雨后的孤寂
沉闷的空气 我思考虚词之间
一个古老而沉重的话题
数字 虚拟的游戏数字
那是苍白无力的表白
被敷衍的爱情隐隐作痛

一朵花对一棵树的赞美
远不如一阵风对树叶的怜悯
来得真实 心灵的悸动
在这开满玫瑰花的五月
在这夏日雨后的黄昏
我被余晖和汉语
剌得遍体鳞伤

街景

街景 空幻而迷茫
像我酒后瞬间的失忆
从地下通道飘出的歌声
让一座城市黯哑下来

流星与霓虹灯交织的夜晚
是如此的短暂
我想象与一首歌的距离
那是一段无法释怀的缝隙

是谁在朗读我的名字
让我假装笑脸 摇晃风中
我试图乐观改变自己
却发现梦只是一道残缺的风景

阳春三月难见雪，这是我以往的思维定

势。不料，春分前夕北京就下了一场大雪。一

位老人说，春分飘大雪，并且这样壮观，这样

美丽，北京几十年不见，瑞雪兆丰年，这雪很

吉利，应该叫“春雪”。唐代诗人韩愈曾在《春

雪》中写道：“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

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这说

明，历史上还是有春雪现象。

春分前夜，看明星演出，心情自然愉快。

走出大礼堂，突见大雪纷飞，顿时一惊。天上

就像装了播撒机，雪片如银花飞泻，弥漫天

空，但静悄悄，没有声音。我不忍前行，怕惊飞

雪，怕坏美感。回到寝室，已是积雪披肩，满头

“银发”。随手拍打，雪粒落入衣襟，不禁打了

几个冷战。临窗望去，乳白色的灯光下，雪花

如蜜蜂闹枝，又像仙女散花，有的似鹅毛追

风。夜风吹来，树枝微动，雪花走出各种曲折

的轨迹，斜线如织。

台湾歌手孟庭苇在《春雪》唱道：“冬天走

了，春天来了，总在春天清晨忽然飘来一场细

雪，悲伤的雪，冰冷的泪。”这当然带有很强的

个人情感色彩。不过，春雪确有动人的魅力。

早上，还没起床，就听到屋外铁锹声和汽车

声，推窗眺望，原来有人扫雪。一股冷风涌入，

顿时清醒了许多。定睛细看，眼前一派“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奇异景象，

大地银色，远山白雪皑皑。毛主席诗词《沁园

春·雪》突然回荡在耳际，我情不自禁低吟：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

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

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

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太阳从东方升起，光线从树缝射来，雪松

金光点点，玉泉滴滴，银珠粒粒，硕果累累。不

同树枝造型各异，多姿多彩，有银针，有树挂，

有绿叶，有水帘，有尖峰，但树上那些高高的

鸟巢成了一个个白色大蘑菇，大有“日照生玉

珠，风过落雪丸”的诗意。人们三三两两走出

来了，先是很惊讶，然后是迅速掏出手机拍

照。有人还急急忙忙跑回房间，拿出红色衣服

穿上，说红色陪衬白雪，反差大，照片好看。有

的人几次滑倒，但摔一次笑一次，笑声还越来

越响亮，擦掉身上的雪迹又投入新的拍照。登

楼俯瞰，“高天滚滚寒流激，大地微微暖气

吹”。厚厚、松松、软软的积雪就像一张巨大的

棉被覆盖在大地，什么也看不见，只是白色茫

茫。远处的大树下，一群小孩正相互追赶，疯

狂地打着雪仗；喜鹊喳喳叫，像是在为他们加

油，也像是在作裁判，坐山观“虎”斗，真是特

别喜悦。我深受感染，大步出门，蹲下细瞧，厚

雪分两层，上层松软，空洞密集；下层透明，形

似冰晶。脚踏雪堆，可以听到“吱吱”的声音，

这是积雪发出的一种哀求声，还是被迫收缩

的应答声？我不知道，但春雪有忍性，有灵性，

应该可以肯定。不信，你试试看，如果你变换

视角，那些大大小小的雪花雪珠也会自动跟

随你变换角度和脸面，好像广角摄像机在旋

转，带着张望逗乐的神色，朝你挤眉弄眼，甚

至点头哈腰。我忍不住用手抓起一把积雪，亲

亲脸，好爽；用劲吸气，清凉透肺；使劲捏捏，

冰水从指缝流出，手虽僵硬，但心却热乎。

太阳升到了头顶，白雪密封的大地开始

出现破绽和裂口，一些泥土裸露了，有些小草

也冒出头来，但积雪还在奋力抗争，渴望坚守

自身的尊严和完美。傍晚时分，夕阳依山，银

色的“雪毯”被彻底撕碎，一块块，一片片，零

零星星，各自成堆，完全没有了早晨的气势和

辉煌，只有少许羞涩和不安。看来，这场大雪

的恢宏就要消退了，但她走得轻盈、飘逸、简

朴和廉洁，没有响动和仪式，没有告别和遗

憾。

深夜，我漫步林间，月光淡雅，惊鸟扑动，

新枝摇曳，大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与本色，可

我还沉浸在这场春雪的遐想和幽思之中。

方舟湖

中央党校的方舟湖，景色独特，但由于深

藏院内，知之者不多。此湖湖面不大，形似巨

型长生果，更像一艘破浪的战舰。斜桥横跨，

倒影成趣。岸边草木密布，荷塘截角。冬天，湖

面结冰，积雪成丘，行人与冰雪相映。据说夏

天很美，能找到朱自清笔下荷塘月色的神韵。

起初不知这湖的名字，但朝夕相处，开门即

见，闲时还在湖边走走，时间长了就有感情和

深究的欲望。不久前老师告诉我，这是“方舟

湖”，顿觉诗气扑面。

进修那段时间，我住在十二号楼，与湖近

在咫尺，每天上下楼目光皆能与之相会。烟花

三月，北京多春阳。早上六点多，阳光就洒向

湖面，射入温暖的寝室。这时，鸟儿在树上高

唱，唤醒恋床的人。推窗俯瞰，湖边已有舞拳

前辈，晨读学生，放歌少女，更有跑步、踢腿、

扭腰、摇头的健身人，让你有“莫道君行早更

有早行人”的触动。随着太阳升起，湖面泛起

层层金色微波，各种小鱼活跃起来，一群水鸟

低吟觅食，直到岸边的宽屏电视正点报时，新

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方舟湖美景甚多，但属纯朴的美，鉴赏它

需要眼力和素养。时近中午，蓝天白云，暖阳

高照。信步踏上斜桥，但见垂柳依依，松柏青

青；桃枝吐蕾，迎春怒放；湖水碧波，翠鸟飞

鸣。横跨两岸的斜桥，因造型别致而独成风

景。桥形似待发的弓箭，更像一轮半月；端低

中高，铁质栏杆；木板横排，疏密有致。桥面虽

短，但因弯曲和旋升，行走其间，大有不知尽

头之感。斜桥 2006 年竣工，历史不久，但科技

含量高，最为出彩之处在无墩。整个桥梁仅靠

一组斜柱吊拉，力量和动感淋漓尽致。斜柱虽

然被十九根钢丝缠身，仍有拉不回、控不住的

感觉，如火箭直冲云霄。在斜桥南端，矗立一

尊石像，形似骏马，又像雄鸡，多面观，景不

同。石像无名，又无文字，颇具神秘感，只能想

象达到了无语境界。

方舟湖的树木最有内涵，值得观赏。在花

草、松柏、桃树和迎春的簇拥下，垂柳像列队

战士，排得整整齐齐，充满精气神。垂枝如少

女长发，很直很舒展，微风吹过显得异常优雅

飘逸。在冬季，垂柳一身精光，用裸枝守护着

冰湖，相伴度过那漫长的寒潮期。春天，暖风

掠地、湖水躁动、鱼鸟同欢，垂柳为伙伴苏醒

而欣然摇曳。那些刚刚露头的柳叶像少女的

眉毛，会说话，有灵气；那些老龄柳枝，长出的

柳叶更多更密，沉甸甸。挺拔的白杨高出垂柳

好几节，是喜鹊的根据地和守护神，那些大大

小小、新新旧旧的鸟巢全靠它们支撑。当行人

在树下走过，领头的喜鹊总要发出叽叽喳喳

的叫声，算是打招呼、拉近乎，更像是炫耀自

己的新房和快乐。一群、一队的小鸟，各自占

据湖面与岸边的有利地盘，埋头啄翻，时有歌

声应和，相处甚欢。湖岸的卵石路很有特色，

波浪起伏，色彩各异，步行其上，好像踏着音

符和节拍，有足底按摩的痛快效应。

方舟湖并不寂寞，周围有大景。北边，是

体育馆和气膜网球场，走出校门就是青龙桥，

桥下清河缓缓流过，一些老人在河边垂钓。西

边，掠燕湖回廊百折，小亭群立，红绿相配。登

高远眺，晴天可见群山起伏，遥想香山与长

城。综合楼位于湖的西北边，常有名人大家发

表高见和新论，实属学术殿堂。湖的东边是北

大燕北园，万泉河大道，再前就是圆明园遗址

公园了。南边人气很旺，毛主席题写的“实事

求是”石牌树立大礼堂前面，走出南门越过地

铁四号线，可以欣赏颐和园美景，画廊亭楼，

澄明湖水。

方舟湖藏而不露，低调朴实。每次相遇，

我就会想起《圣经》中的诺亚方舟。传说那是

根据上帝的指示而建造的大船，能够抗击特

大洪灾。今天的方舟湖，寓意更加深刻。她让

我们牢记，人民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我

们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廉洁从政，

勤奋工作，才能平安远行，驶向幸福和美丽的

彼岸。

作者简介院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党委书记、教授、博士；中央党校厅局班第六

十期“战略思维与领导能力”研究专题一支部

学员。

小镇敬老院那位张奶奶死了，寿终正寝，八

十九岁。秦院长拨通了张奶奶远在几十公里之

外的亲侄女张晓雅的电话，考虑到老人家的老

宅几年前就被张晓雅卖了，经过商议，决定就放

在敬老院为老人操办后事，侄女因为费用问题，

一再吞吞吐吐，不太爽快。其实在张晓雅的心

里，还有一件事情至今耿耿于怀。

好在老人丈夫老宋家的门头还有几个侄

儿侄女在社会上混得不错，一再追问张晓雅

当初变卖老宅的钱弄哪里去了？迫于压力，张

晓雅承诺一切支出由她负责。第二天丧事如

期举行。尽管唢呐声声，哀乐阵阵，一来老人

毕竟年龄大了，在无儿无女的当下，要不是党

的政策好，哪里能够活到如此高龄。所以敬老

院大多数孤寡老人还是以看热闹为主。二来

就是老宋家门头的侄儿侄女，那也是隔味的

亲情，触及不到心口，说不出疼痛，更谈不上

伤感，从某种意义上，既是一种解脱，更是做

做样子给别人看看。既然如此，那么也不能太

寒酸，尤其是张晓雅几年前公然把他们老宋

家的一处老宅卖了，所有收入据为己有，既然

当初信誓旦旦承诺，将来老人的一切赡养和

后事皆有她张晓雅操办，如今却想草草收场？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应几个侄儿侄女强烈

要求，在吹吹打打的两天时间里，两匹纸扎的

高头大马、轿车、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尽管张

晓雅压根不想拿出这笔钱。第三天十一点正

式入土为安。张晓雅看着自己花费了几千元

给老姑和姑父新修的小阁楼，心疼之余，那种

理直气壮的一丝欣慰自眉间舒展开来。按照

农村风俗，老姑入土之后，她的侄女要去坟墓

哭灵，不管真哭还是假哭，这个章程是一定要

做的。几个侄儿侄女一番劝说，午饭后回去无

话。

转眼之间，老姑去世一个多月了，当地还

有一个风俗，就是在老人去世三十五天的早

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逝者的女儿要面

向东方哭拜呼喊，当地人称为“望五七”，在此

之前，尽管逝者已经入土，然而她的魂魄依然

恍恍惚惚在老屋周围游荡着。必须经过这一

番超度，逝者终于明白自己已经死去，从此才

真正离开人间。张晓雅在她的老姑曾经住过

的房间南边的路上，置办了几样超市买来的

点心，焚烧了纸钱，跪拜之后再次去老姑的坟

墓看看，这一去不要紧，一件让她匪夷所思的

事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她都不会相

信。那就是在姑姑姑父新修的坟墓阁楼上，发

现一个鸟巢，正当她四处打量寻找可疑的飞

鸟，不远处的一棵歪脖子柳树上，一只红麻雀

特别醒目。张晓雅的心头仿佛有一阵针扎的

疼痛，禁不住泪眼婆娑。

一直纠结于心，令她耿耿于怀的正是这

只红麻雀。那是两年前的春天，她带着自己十

岁的儿子前来看望老姑，正好一只麻雀从老

姑打开的南窗口飞在老姑的房子里，看到张

晓雅和儿子来了，麻雀更加惊慌，不停地在屋

里乱飞乱撞，就在她和老姑在屋外走廊里唠

着家长里短，屋里的麻雀早被张晓雅的儿子

抓住了。儿子爱不释手，当他看到隔壁的木工

用红漆刷染一只木墩，这个调皮的孩子灵机

一动，乘机把那只麻雀从头到脚染成红色，特

别好看。临走的时候，张晓雅的老姑才发现，

老姑说什么也不让孩子带走这只麻雀，就是

因为这件事情，张晓雅两年来一直感觉老姑

太小气了，尤其是她的儿子，每当提起这个

“姑外婆”，儿子都再三摇头，那种心灵的疏

远，何止十万八千里！

你知为啥? 原来这只麻雀几年前就与老

人结下不解之缘。一次偶然的机会，老人看到

一只麻雀落在她的窗台外边，一双小眼滴溜

溜向着她端详着，“兴许是饿了吧？”，老人自

言自语，随即起身，把早上自己吃剩下的一点

稀粥放在外面的窗台上，不一会儿，那只麻雀

果真又来了。从那以后，老人每天都会在窗台

上放置一点米粒，或是碎饼干。一旦遇到刮风

下雨看不到麻雀，老人就像自己的孩子还没

有回家一样的担心。有时候老人在走廊里晒

太阳，麻雀也会来凑热闹。一会儿歪着脑袋凝

视，一会儿上蹿下跳。刚开始还怯生生地看着

老人，后来渐渐熟悉了，有一次竟然从走廊打

开的窗口飞到张奶奶面前的拐杖上，张奶奶

刚想伸手去摸它，突然间又飞到她那一头稀

疏的白发上，而且还用鸟喙梳理几下她的头

发，那个瞬间的温暖，对于老人而言，仿佛这

一生以来，唯有自己小时候母亲给自己梳头

才有的感觉。从那以后，这只调皮的麻雀就被

老人视为自己的女儿一般。

不仅如此，听说在人们为老人操办丧事

的那几天，这只麻雀就一直在附近盘旋，时不

时从远处飞回来落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上张望

着。张晓雅在听到这些孤寡老人的陈述后，一

种五味杂陈的酸楚，让她特别自责与愧疚。当

她掏出手机拍下老姑坟墓阁楼上这个鸟巢，

再转眼寻找柳树上那只红麻雀，红麻雀腾空

而起，唯有那个渐渐飞远的背影，似乎那样不

屑，又似乎是那样的嘲弄……

微小说玉

麻雀寻亲记
■（江苏）徐月祥

春 雪（外一篇）

姻（四川）李后强


